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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仁宗一般指嘉庆帝，清朝和硕嘉亲王。大兴安岭山脉又称内兴安岭，是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以
及内、外流水系的重要分界线，对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稳定生态平衡，保证山地两侧农牧业生产等方面，有
着重大 影响。

“兴安在望未能陟，西北巍峨接太空。”兴安岭就在眼前，却没有攀登，西北的山脉巍峨高耸直入云霄。
“虎豹九关森玉阙，云霞万叠漾金风。”意思是指到天庭去的九重门都有虎豹把守，出自《招魂》。玉阙，

传说中天帝、仙人所居的宫阙。巍巍山岭像守备森严的神仙的宫殿，流云飞霞萦绕，风起云涌。表现出兴安
岭给人的那种磅礴的气势。

“尊同五岳神功浩，境达诸天御气通。”山岭的自身像五岳名扬四海，山岭接天连地也拥有了通灵之气。
“福佑塞垣沐膏泽，峰峦群拱势隆崇。”它护佑着塞北这些小城的人们，使它们沐浴在浩荡大自然的恩泽

中，周围的峰峦凸显出山的高耸。徐弘祖《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二》：“从岭坞升降，五里，有一、二家在南陇
下，为保定舖。从其侧西上岭，渐陟隆崇。”

此诗虽然是帝王之作，看似气势恢宏，用了体现帝皇之气，胸襟，格局之词语，如金风，尊同，御气通，福
佑，群拱势隆崇等，虽有词藻堆砌之嫌，但又何尝不是景色之美超越了文字的描述呢！

赏析： 红酒

兴安在望未能陟，西北巍峨接太空。

虎豹九关森玉阙，云霞万叠漾金风。

尊同五岳神功浩，境达诸天御气通。

福佑塞垣沐膏泽，峰峦群拱势隆崇。

望兴安大岭诗
■清 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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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设

我家回乡的第二年春天，我正在
家门前的水坑边搭些石头，那年冬天
积雪特大，春天化雪后在我家借住的
西厢房门前出现了一个大水坑。搭些
石头以方便我们出入。

一个牵马的人走进院子，那人叫
着我的名字说：“去找你妈回来。”我不
认识他，呆呆地楞在原地。他大声说：

“快去，就说他老公公来了。”我更加奇
怪了，我妈的老公公不是我的爷爷
么。过年前我还给爷爷上过坟，他怎
么会出来了呢。

我知道骑马驮褥套的人一定是个
干部，与我爸回家时的配备是相同
的。乡下的孩子心眼实诚，但也经常
看见大人闹着玩儿，我恍然大悟，一定
是能和我爸妈开玩笑的人。我妈在姥
姥家。我连忙跑去一五一十地学了他
的原话。我妈马上猜到是赵书记来
了。我家在镇里住的时候，他们可能
经常这样开玩笑，已经形成了某种默
契。

赵书记在我家坐了片刻，询问了
我家的生活情况，还说刚刚回乡，有什
么生活困难他尽量帮助解决。我妈连
忙说没有什么困难。临走时赵书记还
看了看我家的柴禾园子说到：“还说没
困难，灶火都要断顿了，天气还这么
冷，断了烧柴怎么能行呢。”第二天下
午，他打发人为我家送来了一车莜麦
秸，我深为赵叔叔的安排十分感动。
我妈说，赵叔叔叫赵信，曾经和我爸爸
是同事，就在我们下乡的芝瑞公社当
领导。

等到牛马都吃饱青的时节，我爸
回来送他的大黄马出场了。我向他提
出了压在心中好几个月的问题。我从
来没有见过赵信叔叔，他怎么能知道

我的名字呢。我爸回答说，你出生的
时候他们一起正在盟里参加培训，接
到了你出生的消息，大家都为之高兴，
他们在一起讨论了半天，提出了好多
的方案，最后确定了你现在的名字。
他参加了讨论，当然知道你的名字。
我为自己名字的来历感到十分荣幸。

我爸还说到了他们返程的一些细
节。正是腊月寒冷的天气，他们赶到
林西就没了任何交通工具。第二天的
干粮也只够吃一顿。返回经棚还有一
百二十里路。如何回家是个严重的问
题。好在他们多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
的。对于长途跋涉及对抗饥饿有着丰
富的经验。他们第二天早晨三四点钟
就起程，不能吃喝，也不上厕所，一口
气走出六七十里路，再找个有开水的

地方吃干粮。一鼓作气就可以回到家
了。果然这个方案十分奏效，没到撑
灯就赶回了经棚。这一经验也让我受
益匪浅，趁早赶路确实十分轻松，也感
觉不到饥饿。吃饱饭后，不仅身体慵
懒，就连脑子都不灵活了。

而后的多年里，他一直在我们公
社里担任领导工作。那时交通极不便
利，农民们能见到公社干部就是最大
的领导人了。他就是我们十分崇敬的
领导人之一。农民们都十分清楚，谁
是当地干部，谁是外来干部，谁讲话受
欢迎，谁为老百姓着想。还是老话说
得好，人人心里有杆称。

那时一年四季，雨里雪里总能见
到他的身影。他挨着生产队在田间地
头检查生产，晚上给大队干部开会。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我都会背了。春
天他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一定要实现百母超百子。”秋天一定
说：“三春没有一秋忙，务必要颗粒归
仓。”冬天说：“推广新式农具，明年要
用拖拉机秋翻地；要认真推广农业八
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总见他
有忙活不完的事情。指导不完的工
作。

再次见到他已经是一九七〇年初
冬了。为了落实政策，他又从外地调
回来解决“挖肃”造成的遗留问题。上
级可能考虑他人情熟，在群众中的威
信高，派他回来解决积怨甚重的民间
冤案。我妈同样窃窃暗喜：“你舅妈的
事会得到平反了。”果然他带领着工作
队，深入了解了我舅妈的冤死过程，查
找到了他加入合作社的手续，还找到
了她当选乡人民代表的证件，认定了
我舅妈的贫农身份，认定了我舅妈的
死是冤假错案。我的那些终生劳作在
田野里的舅舅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一
年后，同样寒冷的冬天里，人们把我那
冤死的舅妈扒拉出来，重新进行了安
葬。她冤死的时候，是土压着脸草草
埋葬的。

多年后听说，他已经在科级岗位
上退休了，还一直热衷于关心下一代
的工作，写一些当年工作和斗争的经
历。我深深为之感动，我知道他是一
个闲不下来的人，他有情怀，有梦想，
有着我父亲那一代共产党人优秀的品
格。我也知道，他是为数不多知道我
爸爸工作经历的人。为了弄清楚我爸
的这段历史，我要专程赶回去采访一
次老人家。在同学们的安排下，我顺
利见到了老人家。见他八十多岁了，
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侃侃而谈，一直
聊到了快下午一点了，我们还有说不
完的事情。同学们说羊肉都要落锅
了，我们的谈话才停了下来。

起身后，他还再三叮嘱我，在芝瑞
镇南店村的一个小山弯里还埋葬着俩
个八路军战士。一直没有得到归葬，
要我务必要向有关部门反应……

好官赵信
住在深山峡谷中，虽有诸多不便，但这里景色宜人，空气清新，倒也是修身

养性的好地方。闲来无事，看看青山，趟趟河水，闻闻花香，听听鸟语……也算
是打发时光的不错方式。可自从那些喜鹊和乌鸦闯入院内，这鸟语就变了旋
律。

最先入住的是一对喜鹊，它们在房子东约40米处的一棵大榆树上搭建鸟
巢，夫妇俩每天忙忙碌碌，偶尔叫上几声，我非但不烦，反倒觉得增添了些喜气，
喜鹊老鸹登旺枝嘛。

可好景不长，这氛围就变了。喜鹊夫妇刚建好鹊巢，还没来得及享受劳动
和爱情的成果，就闯来了两只乌鸦。

乌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鸠占鹊巢”。面对两个不劳而获的家伙，喜鹊
夫妇当然不肯拱手相让，于是，战争爆发。喜鹊“喳喳”、乌鸦“嘎嘎”，搅在一起
如狼嚎犬吠，噪乱之极。它们从空中打到树上，又从树上打到空中，战斗持续了
整整一天，喜鹊夫妇终因体力不支败下阵来，一只喜鹊还被乌鸦啄伤，它右翅膀
的两片羽灵从羽翼中斜落下来，像丢盔卸甲的将军，很是狼狈。打不过，只能落
荒而逃，乌鸦追了一阵后返回，站在鹊巢顶的树枝上“嘎嘎、嘎嘎”地欢叫着，这
是庆祝胜利的叫声。

本以为冲突到此结束，谁知道战斗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外面喜鹊、乌鸦的叫声又响成一团。我急忙穿衣

出去观看，十几只喜鹊正在围攻那两只乌鸦。原来，喜鹊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搬
来了援兵。喜鹊采用车轮战术，四只喜鹊攻击，其余的站在树枝上“呐喊”助威，
打一会儿，再换上另一拨。两只乌鸦不愿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就狂叫着
奋力抵抗，整个场面实在是太乱了，太吵了，太烦了。

我试图把它们驱赶出去，就大吼着把一个圆纸壳片抛向空中，它们发现这
不明飞行物后，还是有些害怕，就飞到稍远的树上继续打斗，我跟过去，它们又
飞回来，几个回合后，它们发现这个纸壳片没什么危险，就不再理会我了。

战斗的结果自然是以乌鸦失败而告终。这次轮到喜鹊们欢呼雀跃了，它们
在树间狂飞乱舞，“喳喳”声响成一片，是宣告胜利，也是向我示威。

本来，它们的打斗，和我没什么关系，只因它们太吵了，影响了我的生活，我
才驱赶它们。可我万万没想到，我的举动还是卷进了它们的冲突之中。

第二天一早，我去树荫下开车，发现车上落了很多鸟屎，当时没怎么在意，
觉得车停的地方不对，这树也许是鸟儿们栖身过夜的地方。第二天，我把车停
在了另一棵树荫下，可早上发现，车上的鸟屎比头一天还多，而那只受伤的喜鹊
也“喳喳”叫着在我头顶盘旋，那意思像是在告诉我，这地方是我经过激烈、残酷
的战斗打下来的，我的地盘你不能占。这下，我明白了，这是在报复和驱赶。当
时，我没有气愤，而是笑了，是我低估了它们的智商。

喜鹊的行为，也让我有了些反思：是喜鹊、乌鸦影响了我的生活，还是我侵
犯了它们的领地？如是后者，它们的反抗就是正义的，而我就有些自私和狭隘
了。赤峰市城区内，每年冬季都有成千上万只乌鸦在此栖息，鸟屎遍布大街小
巷，其肮脏程度目不忍视，广大市民们都能宽容接纳，而我为什么不能呢……从
此，随它们吵叫，我不再干预。

乌鸦虽然失败，但并不心甘，两只乌鸦时不时飞来干扰一下，偶尔和喜鹊们
发生一点儿冲突，但多数是转几圈叫几声就走。乌鸦的骚扰，喜鹊也不敢在鸟
巢里繁殖后代，这样，鸟巢就空了下来。

望着闲置的鸟巢，我突然想起了阿富汗，尽管风马牛不相及，可我还是迸出
这个奇怪的想法：这个国家打了几十年，各种势力你争我抢，到如今，如同这喜
鹊和乌鸦争斗一样，毁掉的是家园……

我不在理会喜鹊、乌鸦的吵闹，它们也无视了我的存在。但有一种东西还
是把我们纠缠在了一起——那就是食物。

那天，家里杀羊，杀完后，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就倒在筑鸟巢的那棵树
下，忙完后，我拿上铁锹去掩埋，到了跟前一看，全没了。几十只喜鹊、乌鸦在树
上飞起飞落，又叫又跳，意犹未尽，看样子是没怎么吃饱。

我的心情突然好起来：有这多喜鹊、乌鸦帮我清理垃圾，这是好事呀，一是
节省我的时间，二是净化了环境，三是减少了对土地的污染，四是满足了这些家
伙的胃口，一举多得，这无疑是处理拉圾的最好方法。

从那以后，我把剩菜、剩饭、剩鱼、剩肉等生活拉圾全部倒在此处，它们照单
全收。时间一长，它们竟能认出我来。只要我提着垃圾桶朝那个方向走去，它
们就在树上“列队”欢叫，尽管这种欢迎仪式很是滑稽。

建立了互信，我不再烦它们难听瘆人的叫声，它们也把我当成朋友或救世
主了，我再往树荫下停车，它们就不往车上拉屎了。而且，每次我开车出去，都
有几只喜鹊飞来“护航”，回来时，它们也会飞来迎接……

看来，喜鹊、乌鸦
也通人性，而且，它们
的智商，比起其他动
物，或许更高些。只
要我们不伤害它们，
还是能和平共处的。

喜鹊和乌鸦
■杜华

我有一个弟弟，他真是比悟空还淘气啊！他要是能上天也能生动形象
的演一场大闹天宫。

我亲爱的弟弟，和我相差五岁，但是他一点也不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我
总是感觉他有点早熟，因为我和我的妹妹也就是她的姐姐交流的一些话，她
基本上能听懂。怎么说呢？哎呀不说了，你们自己体会吧！

他是一个小孩子但他还有大孩子的风范，说他是大孩子那有时候还有
些幼稚和调皮。用小大人这个词来形容最合适不过了。

我的弟弟有个特点，可能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就是有时
候我好久没去找他玩，他就会给我打电话，求着我去找他，等我去了他又对
我不热情了，有时候我俩一见面就打，一见面就打，可能这是他对我表示喜
欢的特殊方式吧。但是他还是和我玩的来。弟弟应该没把我当成姐姐，我
初步判断，他应该把我当成他的好兄弟了，管我妹妹叫姐叫的可亲了，一天
天姐姐地叫。可叫我呢，就不这样了，他叫我是这样的，哥们儿来了，过来
坐，让你看看我的技术，我的技术又好了。一会儿他来一句，小马给我拿块
手纸。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句，老马老马，快来快来，让你看看我的技术。
再过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大马肠子，你看我赢了，看我厉害吧！唉，这个
外号也真是不太好。不过吧，我也拿他没有办法，毕竟他是我的弟弟，我也
不能揍他一顿吧？我觉得我应该是成功人士了吧！成功的从他的姐姐变成
了他亲爱的兄弟。我也真是很佩服我呢！哎！我这个小老弟呀，也真是不
负我给他起这个外号！小老弟呀就是小老弟～呀！切，我才不跟小老弟计
较这些。哼！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我这个小老弟，我的生活也许会少了
一点快乐。说真的，我很喜欢我的小老弟

小 老 弟
■新庙中学 马艺畅


